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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雪峰

声控灯

醉花阴

小辰光 ■ 来永祥

做舅爷

尘世间 ■蒋兴刚

社坛庙
的。”原来如此，后来想想也有道理，去做新舅爷，是应该装
得斯文一点才是。我当时年纪太小，实在也不知道做个舅
爷，竟然有那么多的讲究。

这个事，传回家来，大人们纷纷责备我，以至于后来第
二次可以去做舅爷，他们还讨论了一番，而我有没有资格去
当舅爷，也成了大人们讨论的重点议题了。

从此以后，我每每出去做舅爷，总是会多看看几个堂
哥，做到有样学样，依样画瓢，就再也没有出过洋相了。

做舅爷，是萧绍地区自古流传至今的一种风俗习惯。
大凡女孩子结婚，出嫁当天，新娘子的兄弟（非嫡系的也可，
一般4-8人）随男方接亲队伍一同前往新郎家。

在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时代，这种习俗似乎也很有必
要，一则是陪伴新娘壮胆前行；二则向男方父母表达“新娘
在娘家从小不明事理，做事大大咧咧，嫁过去之后，希望公
公婆婆多多担待”之类的谦逊客套话，担当了新娘娘家代言
人的角色。而男方，也将舅爷视为当天婚礼场合中最为高
贵之客人，叫上两个能说会道上得了场面的亲邻作陪，好酒
好茶地相待。有句俗语叫：“新亲吃麻团，老亲荡团团”，指
的就是这个。

我有堂姐好几个，年长的比我大十几岁。因此，我十多
岁就担当了舅爷这一角色了。记得第一次做舅爷，由于少
不更事，稀里糊涂，闹出了笑话，以至于至今仍耿耿于怀，记
忆犹新。

那一次因为要去做舅爷，母亲还专门请裁缝师傅到家
里来，帮我做了一套新衣服。堂姐结婚那天，我穿着新衣
服，跟在几个年长我多岁的堂哥身后，浩浩荡荡地伴随着迎
亲队伍去了新郎家。贵客上门，新郎家自然是热情招待，点
心、正餐轮番上来。其间，年岁最大的舅爷代表娘家人与新
郎父亲说了，“新娘不懂事，嫁过去给公公婆婆添麻烦，要求
公公婆婆多多担待，多多体谅”这些例行性言辞。

吃过午饭，舅爷就算完成了整个使命的大致流程，准备
打道回府。这时，新郎家陪客叫舅爷稍坐片刻，然后为每人
端上了一碗热气腾腾的糖汆鸡蛋。在那个物资条件还很不
好的年代，这是多么可口的美味啊。随着陪客说，“娘舅，点
心趁热吃了”一句，我端起碗就吃。吃着吃着，忽然堂哥在
八仙桌底下踹了我一脚，我不明就里，继续吃自己的，后来
他又踹了我两下，我以为叫我吃快一点，吃好了回家，就越
踹吃得越快，不一会就将这碗鸡蛋吃了个底朝天。

在回来的路上，堂哥问我：“我踹你，你不知道吗？”我
说：“知道啊，咋了？”“知道还使劲吃。你啊，真是拆牌子。
你这种吃相，他们会以为我们娘家人很穷，会被人家瞧不起

■余观祥

溯麻筋

如烟事

我前两篇章写到“剥络麻”和“汰麻筋”，其实关于
络麻的农事，还有“溯麻筋”的工艺，根据记忆，再作赘
述。

种植络麻，收取麻筋，最传统、最常见的方法，就是
剥去麻皮后，通过沤烂、汰洗来实现。随着络麻种植面
积的增加，种植技术的逐渐成熟，亩产量的成倍增长，
各生产队仅有的几条大小湾，可供沤烂络麻的地方严
重缺乏，公共区域队与队相互争夺，沤烂矛盾时有发
生。一时间，如何让各生产队沤烂络麻，成为当务之
急。

事在人为。聪明的沙地人，在借鉴络麻培育过程
中，所理出的小麻、中麻，采用“带秆浸洗”的方法，用
溯麻法来提取麻筋，借用到大络麻的浸洗，来缓解沤
烂络麻难的现状。带秆浸洗，就是选取一块地势相对
低洼，能引得进渠道水，又能足够容得下生产队络麻
浸洗，通常选在新拔起络麻的地块，四周筑起一道一
米多高的堤坝。在堤坝内，先将拔到的络麻，一捆一
捆均匀地捆扎好，一排横一排竖，叠成方形的堆，俗称

“麻窖”，堆叠成后，用铁耙挖掘，把厚重的烂泥，压在
带秆的络麻上，再放满水沤烂。水放到烂泥没顶为
止，在沤烂过程中，一旦水出现渗漏或蒸发现象，及时
进行补足，确保络麻沤烂质量。络麻自然沤烂十来天
后，麻秆周身多余的物质都被分解，麻筋与麻秆就很
容易分离开来。沤烂过程中，麻窖里会散发出一种酸
腐的气味，很是难闻。

自从发明了带秆浸洗法，一般生产队都会把络麻
养得老一点，以收获更多的麻筋。但这样一来，沤烂时
间也会相应延长。因天气和养老因素的叠加，一般要
沤烂二十多天才能沤熟。沤熟后，便进入“溯麻筋”阶
段。

溯麻筋时，先将麻窖上压着的烂泥，用双手慢慢挖
去，再将沤熟的络麻轻轻地捞个两三捆，把根部搁置在
堤坝边。从中取一小捆，离根部以上一尺多处拗断，在
麻水里反复推拉，这种手法，沙地人管叫“溯”，不一时，
麻皮与麻秆就分离了。这时溯麻者，把麻筋弯个结，连
着根部一尺多的麻秆，用力扔到岸上，交由老人和孩子
们，一根根地用手掰开。溯出来的麻秆又白、又脆、又
软，斜放在堤坝上，借助太阳和西北风的共同作用，很
快就干燥了，打包挑到家里，堆成一个篷，可以用来烧
饭做菜。

络麻带秆浸洗，省去了夹麻的搭档配合，减少了剥
麻时皮开肉绽的痛苦。就土地而言，经过沤烂期，原来
残留在土壤中的麻根，得到了充分腐烂，在沤烂络麻中
的麻叶，成了下轮作物的基肥，可谓好处不少。但在缺
粮少柴的年代，麻秆和麻叶是社员的宝贵资源，带秆浸
洗的络麻，既不能做篱笆，又不能编芦簟，做柴火也不
经烧。而麻叶，经晒干粉碎，本来可以作为饲料，用来
喂猪喂羊，麻叶一起随络麻腐烂掉，社员们觉得实在可
惜了。因此大多生产队在时间、人力、沤烂场地允许的
情况下，宁愿多吃点苦，多累一点，还是采用传统的剥
麻沤烂工艺，提取麻筋。

写完答应别人的朗诵诗，一口气就泻了，想找个地方走
走，不知不觉来到了社坛庙。2019年金家埭进行了声势浩
大的城中村改造，世代生活在这里的百姓走上了漫长的搬
迁之旅，分散到城市的各个角落。唯有村里七十岁以上的
老人和社坛庙被留了下来，老人住进一幢临时改建的安置
房，社坛庙被一圈大铁皮围了起来。

这是一个初秋的午后，拆迁已经尘埃落定，就像扒去了
一件在漫长而溽热的夏天浸透了汗水的湿衣服。去往社坛
庙的道路在脚下延伸，睹物思故勾起伤感，心里一片落寞一
片素白。庙门开着，叮叮当当，从里面传来诵经之声。社坛
庙规模不算很大，但里面供奉的神明不少，前门有四大金刚
守护，中间是当方土地陈二明王，后殿新建，为观音菩萨塑
了高大雕像，慈目威严。两侧厢房，楼上形形色色供着多位
菩萨，楼下用作管理，厨房、办公，整洁有序。庙里是没有常
驻师父的，带头诵经的师父和穿居士服的都是四邻八乡的

“超级爱好者”，但都属于业余爱好。早些时候母亲告诉我，
自从周边几个村堂拆迁以后，社坛庙的人气和香火已今非
昔比，老人们把社坛庙当作留给自己的超级活动中心；母亲
说，幸亏社坛庙还在，一有空闲就可以去庙里找些事做，念
念经，消磨时间。

记得上一次踏进社坛庙是在年初。母亲不知听谁说，
本命年的自己要去社坛庙做三件事：去佛前讨碗饭吃；和佛
说说心里话，祈求佛祖保佑；离开前在庙里洗一次脸，把一
身晦气洗洗掉。我虽将信将疑，但在母亲的催促下，还是恭
恭敬敬地照做了。跪在寺庙的蒲团上，对着佛陀喃喃自语
现在想想有点滑稽，但是那一刻心底对于菩萨会护佑自己
还是深信不疑。

一个人的宗教意识如果自觉地从生活现实中成长
出来、超越出来，快乐就是至上的。现在，社坛庙由一
位叫木根的长者负责日常管理。土生土长的木根师傅
从前跑过码头见过世面，年纪上来以后，把打理庙里一
切当作了日常，并且做到井井有条，这样的人是有高级
趣味的。庙里风物别有况味，枝头被剪成光秃秃的茄子
又长出了叶子开出了花结上了果。墙面和门窗刚做过
粉刷，朱红色的，一靠近让人就有种代入感。在我儿时
的记忆里，社坛庙的菩萨都是灰头土脸的，坐在高高的
佛龛里沉默不语。但那时的我们很大胆，偷偷爬到佛祖
身上去，甚至偷过别人虔诚供佛的甘蔗、苹果吃。现在
想想，佛祖一定是慈悲的，我从未因为越界而疼过肚
子，他们和金家埭的长辈一样，严肃只是一种法相，不
存在身体与内心的较量。

此时，挖掘机推倒的民房已是废墟，登上二楼阳台，视
野开阔再无遮拦。柴岭山远，金家河近，社坛庙这块土地陡
然凸显成了一座孤岛。缓步岛上，触景生情：前人写秋天回
乡，常用秋高气爽比喻心境，此刻我的回乡，似空中莫名飘
落一阵秋雨，秋雨落在从前最熟悉的事物上，偏偏事物又夷
为了平地，香消玉殒……悲凉之气油然而生。

最后，来说说民间的道教与佛教。前些日子读胡竹峰
写的《三祖寺》，他说近些年接触佛教的同时也看了点道教
的东西，感觉道教考虑自己多点，可谓全心全意为自己、为
世俗生活，一派烟火气。而佛教主张无我，或者说忘我，佛
教是一元世界，不二法门。其实在中国的广大乡村，世俗烟
火与无我无私的清寂永远同时呈现、紧密不分。在社坛庙
走上一圈，本应该是道教场地的庙，佛教元素毫不排斥比比
皆是，甚至多于道教。或许，在金家埭，道与佛从来都是一
体的，从来未曾分开过，只要是块心灵得以寄托的地方就可
以了。

生活中，常有一些不顾他人的感受、只管自己痛快的
人。

小区楼道里的声控灯，本来是方便居民夜间出行的设
备，有人却用它来搞恶作剧。

一个朋友对我说，有天入夜，他在家里看电视，突然听
到楼道里传来“咚咚咚”的几声闷响，他急忙跑到门前趴猫
眼儿去看，只见一个侧影，从门前转身，已经向楼上走去。
紧接着，楼上又传来“咚咚咚”一通跺脚声，这回，整个单元
楼道的门灯从上到下全都亮了起来。原来这人是在故意弄
响，玩震动声控灯的游戏。

听了这事儿，我很反感，事情虽然不大，却也关乎邻里
和睦乃至社会安宁，于是我按照朋友描述的情节画了这幅
漫画，为显场面紧凑，我把画面设计成一个剖面两个区块：
左侧楼道里一人正在用力跺脚，声控灯跟着亮起来，右面一
墙之隔有人在看电视。这样的场景，是事实存在，但却不是
漫画，顶多算连环画中的一页，因为画面的左右两面冲突不
大，漫画就该有冲突，就得夸张，就得制造一种紧张的气
氛。就此画而言，应该让跺脚人造成的后果更大些，从而加
大他的扰民力度。于是我把坐着看电视的人画成躺在床上
睡觉，睡得正香，这时，走廊里的“咚咚咚”声如五雷轰顶，这
人被震得从床上颠到半空中，好比遇上地震一般。我知道，
就算再用力，也绝不会像炸弹一样把人从床上掀起来，跺脚
更不可能跺裂楼板，可我还是这样画了，而且我认为，只有
把画面处理成一里一外两厢、两种效果的对比，才能更好地
凸显音响的效果。

五味子 ■ 陈冉

说关系

与不同的人打交道，总会带给我多重思考的素材。
人，万物中最活跃而神奇的因子，常上演啼笑皆非的剧

本。那些自称百技精通的人，可能一窍不通，是绣花的稻草
枕头。那些自律低调的人，则可能技高一筹，是隐藏民间的
高手。还有一些人，习惯对社会的游戏规则动些手脚，巧计
骗人或向有权势者卑屈颂赞，凸显自己的奇特。色彩斑斓
的人性品质，翻腾在形色空间，令人无穷回味。

但，无论如何，最引逗人的部分，是关系之中流动着的
气息，意蕴微妙。

对任命的新班长，可以说，我是一见钟情！在一次开学
前的教室大扫除中，我就看到这个年轻人的与众不同。他
不喜言笑，只默默干活不居功。他总是往最脏处走，不偷工
减料，也不逃避闪躲。他搓毛巾时有耐心，会等洗出来的水
清白了再收手。他擦地面很细致，角落也不放过，会将灰尘
裹在毛巾里一齐带走。在我所见学生中，少有的勤劳、踏实
与沉稳。

我一直在找聪明又踏实的人，这次，一定是上天收到
了我的呼唤，特意派送的！虽然，彼此还陌生，但我愿意相
信自己的感觉，邀他担任班长一职。他只说了一个字：

“行！”
总体上，他是一个慢热的人，不甚主动，更不会有意无

意来套些近乎，但凡我交代的事情，都认真高效地完成。他
有深度思考的能力，也有同理共情之心。他的内在，自洽圆
融，打心眼里，我欣赏这个内核稳定的年轻人！

没多久，有入团候选人推荐的机会，他成了我的不二之
选。大概，也是他自己的运气好，遇到了我这个伯乐！然，
伯乐常有，而千里马不常有啊，他值得拥有。

随后，他承担得越来越多，深得同学们信任。随着相处
时机的增多，与我的疏离感，也渐渐消融。在我面前，他少
了一些拘谨，多了一份自如，眼神与笑容里，氤氲着冷静的

温和。
某天早上，巡视教室，发现他收在书包侧袋里的

雨伞，柄上粘着一层薄薄的透明纸。我瞬间明白了用
意——我家的新伞，也有多把打开来却不能用，因为
伞柄黏糊糊的。我小小得意地笑着说，“我知道为什
么你的伞柄上贴着透明薄膜了……”他说：“放置时间
久了，伞柄氧化了。”对此刻的同频，有惊艳的感觉！
从他的嘴里，我学到一个科学用词——氧化，我计划
采用的办法，与他如出一辙，只是被他先一步见证落
地。看来，我们都不舍得把好好的新伞扔掉，我们都
会想办法把看上去有些糟糕的事情改造好，物尽其
用，才得安心。

批学生作业。问：“你与父母相处时，主要的冲突
在哪里？”答：“我弟！”问：“你准备如何缓解这个冲突？”
答：“谋杀他！”我内心震惊，这是心意的真实表达，还是
个不咸不淡的玩笑，抑或是故弄玄虚博人眼球的说
法？同时，又心生好奇，究竟有怎样不可调和的矛盾，
让这个孩子的恶念一触即发？又是怎样的心性，让他
竟然就这样脱口而出？我收好本子，准备谋一个面对
面的聊天，探究一下具体情形。

这让我想起《忧郁的热带》里的一段记载。当年，
哥伦布在加勒比海附近看到了美人鱼，就在日记中写
道：“三条美人鱼把身体露出水面，看起来虽然没有图
片那么美，但它们的圆脸毫无疑问是人脸。”实际上，
这是误认，因为智识不足。后人证实，那些所谓的美
人鱼，是海牛。因为海牛的头是圆形的，乳房在身体
前面，所以，母海牛喂奶的时候，会用前肢把小海牛紧
紧抱在胸前，这形状看起来像美人鱼。哥伦布将母海
牛看成美人鱼，在当时一点都不奇怪。现代科学已揭
开谜底，美人鱼，只是一个美好的传说，现实中并不存
在。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与哥伦布看到美人鱼有得一
比。

美好的想象并非现实，眼见的，不一定是事实。上
天没有给人类永远活在梦想或幻觉中的权利，但关系
中的能量流是真切存在的，身心觉受也是真实的，犹如
哥伦布发现美人鱼时，奇迹般的兴奋与激动。

漫不经心时刻，更有机缘巧合来，人与人的关系，
也是一种舞动。有时，有一种冲突的张力，对抗或疏
离；有时，是一种莫名的交错，纠缠欲罢难休；有时，感
到一种怡然的愉悦，美物一般滋养心头。调性可能不
同，但根源，都来自同频的共振，能量的吸引。

正如抒情诗人托马斯·格雷所说——“世间多少璀
璨晶莹的珠宝，藏在深不可知的海底洞穴”，没有无关
紧要的相逢，相逢都有深意在其中。这，就是传说中的
缘分，得之庆幸而珍惜，失之，淡定而从容。也许，事实
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个事实，给心灵带来的印象或
影响。

接受明媚，也接受破碎。关系如镜，映照的，正是
我们自己。

《声控灯》赵雪峰作


